
“在您看来，怎样做才能算得上是
一名好医生？”安云飞提出了一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

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答案。

杨锡强对好医生的理解非常“简
单粗暴”：“心思花在病人身上，否则不
配穿上白大褂。”

他说，不能苛求医生都成为雷锋、
白求恩一样的人，但每个医生必须要
有自己的职业规范和道德操守，那就
是“以病人为中心”。“坚守职业底线，
全心全意做好分内事，就是好医生。

如果额外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
更多的心血在患者身上，那就是非常
好的医生。”

“现在有个说法，‘宁治十大人，不
看一小孩’，儿科医生好像处在一个非
常尴尬的境地，您认为作为一名党员，
怎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呢？”安云飞接
着问。

“首先，一定要记住，儿科是国家
和人民需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其
次，作为党员，模范带头是必须的，但
不是只动动嘴皮子，而要身体力行。”
在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后，杨锡强就把伟大建党精神牢牢地
镌刻在脑海中，作为自己的工作准
则。他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每个
字都重如千斤，每个字都是他奋斗的
方向。

在杨锡强看来，无论是医生，还是
党员，都要时刻把“以人民为中心”融
进血脉里。“当一个医生肯为患者流眼
泪时，他才真正了解到这个职业的神
圣。给予患者关爱，对患者负责，向患
者学习，是我对你们最大的期望。”说

着，杨锡强拍拍安云飞肩膀，安云飞重
重地点了点头。

对话的最后，安云飞向自己的老
师深深鞠了一躬：“老师，节日快乐，您
辛苦了！”

杨锡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带
研究生，数十年来一直秉承“有教无
类，为国育才，真传精导，德艺双修”的
宗旨，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硕士
生、博士生。由学生们组建的，名为

“杨家将”的微信群，人数已经达到80
多人。

他们一定能像老师杨锡强一
样，成为心里有火，眼里有光，身上
有热血，信念里有希望的中国好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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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
回忆起为何选择从医，83岁的杨锡
强说了这样一句话。

1938年，杨锡强出生于重庆，他
的父亲是著名金融家、民族资本家
杨粲三。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侵
略，重庆正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
怀揣对民族自强、国富民强的渴望，
杨粲三给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在名
中取了一个强字。

“我希望参军保卫国家。”年少
时的杨锡强一直怀着从军卫国梦，
直到参军体检，因个人身体情况不
适才不得不放弃。

1956年，杨锡强从重庆日报上
得知，上海医学院西迁重庆，市政府
将办公大楼腾出给学校使用，对此他
深受感动。除此之外，上海医学院儿
科系的实力又在全国都算“数一数
二”，杨锡强遂决定报考重医儿科系，
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

念到大三时，杨锡强开始随老
师下乡巡回看病。下乡巡回看病首
站，是在酉阳。在那里，杨锡强经历
了一场精神“洗礼”。

那时候，尽管因为重医师生的
到来，不少孩子的健康乃至生命得
以挽救，但因为当时的农村缺医少
药，杨锡强真实感受到了面对生命
离去时的无助。

“当时有一位妇女患有肺部疾
病，我明知她需要吸氧，却没有设
备、没有氧气瓶。”杨锡强回忆，他只
能紧紧拉着那位患者的手，感受到
她逐渐消逝的生机。

那一幕，杨锡强永生难忘。
回校以后，他奋发学习，立志挽

救更多生命。1961年，杨锡强作为
重医儿科系首批优秀毕业生，留在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工作。

1985年，48岁的杨锡强获得了
前往美国进修的机会。

杨锡强出国进修选择了急诊和
免疫两个专业。选择急诊是因为小
儿病情变化迅速，需要快速而准确
的判断；选择免疫则是由于过去20
多年的从医经验，让杨锡强意识到
儿科很多病症的发病机制归根结底
还是免疫出了问题。

40多年前的中美差距是巨大
的。“两个国家的实验室设备，甚至做
实验的方式都有天壤之别。”尽管美
国老师和同学都十分友好，出国后杨
锡强也收到在海外亲友汇来的父亲
遗产，但他回国的决心从未动摇。

1987年，谢绝美国导师的挽留，
杨锡强回国，主持创建了重庆医科
大学儿童医院免疫实验室。

学成归国的杨锡强希望能把国
际最先进的儿科免疫学理念带回中
国，但起步并不顺利。

虽然杨锡强申报的关于开展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研究的首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获得批准，但评审
专家组建议他不要搞原发性免疫缺
陷病，而是改攻发病率更高的继发
性免疫缺陷病。

这是因为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治
疗的前提是靠基因检测进行明确诊
断，但当时国内要完成基因诊断还
非常困难。

杨锡强克服重重困难，在原发性
免疫缺陷病研究上奋力深耕，最终成
为了国内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研究的
领创人，推动了我国儿童免疫学的发
展。但他格外谦逊：“我只是起到了
一个孵化孕育的作用，是我的学生们
真正走上了这条路，推动这个领域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退休后，杨锡强每年捐出部
分个人收入，在重庆医科大学
设立了杨锡强奖学金，以激
励年度优秀儿科学院毕业
研究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杨锡强：
我名字中的强字

来源于对国富民强的渴望
与杨老一样，安云飞选择重医

儿科系，同样是“慕名而来”。
由于在学习中逐渐真实体会到

儿科医生的辛苦，安云飞不少同学
在读研、读博期间转了专业，但他没
有，“我喜欢孩子，愿意和孩子打交
道”。

安云飞29岁正式入院工作，一
开始只觉得忙碌，直到在学术和医
术上逐渐进步，可以独立治愈病人，
才开始有了成就感。

儿科医生到底忙到什么程度
呢？安云飞回忆，有一年春节，他在
新生儿科值班，管了30多张床，从
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他与另一名
同事不停在病房穿梭，相互打了不
知多少次照面，却没来得及有一个
字的对话交流。“到晚上下班时，人
的精神都有些恍惚。”

儿童医院总是充斥着孩子的哭
闹声。从业十多年后，听到这些此
起彼伏的哭声，安云飞的心情早已
不再觉得烦躁：“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烦躁，但孩子哭就是在展现病情，现
在听到孩子哭得响亮，我反而会静
下心来思考，尽快找出问题。”

坐门诊的时间久了，安云飞通
过家长们的反应也能判断出一些情
况，并经常主动地帮助患儿的家庭
解决困难。

“比如有的家长，我能够很清晰
地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关心，但对
一些明显对孩子病情有帮助的检查
和治疗，他们却拒绝了。”安云飞说，
这个时候，多半就是这个家庭的经
济出了问题。他会把家长带到办公
室，私下询问情况，然后帮患儿家庭
申请救助资金。

到儿童医院看病、特别是需要
到安云飞所擅长的免疫疾病科室看
病的患儿，多半已经辗转了几个科
室甚至多家医院。“这个时候，就特
别需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想问题，
安抚他们的情绪，多替他们考虑。”
安云飞认为，“某种情况下，是患者
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好医生”。

杨锡强给安云飞树立了一个极
好的榜样。“杨老永远是上进的，他
一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
长远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安云飞
说，杨老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榜样的力量激励着他努
力进取，根治更多疾病，为更多患儿
解除病痛。

安云飞：
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为更多患儿解除病痛

初 心 传 承

（本组稿件由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颜若雯采写）

（上接08版）

话职业操守 安云飞：“怎样做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好医生？”
杨锡强：“坚守职业底线，全心全意做好分内事，就是好医生。”


